
洽谈结 束之后 （ 报告文 学 ）

徐剑 鸣

这是 一
九八五年 的
初春 ，农历
大年初七 。
中国 民 航

747客机告别了祖国 大地 上此 起彼落 的焰
花爆 竹 ，飞 上 了 太平 洋上空 。

蓝天 皓 皓 ，白 云悠悠……
机舱 里 很 静 ，二百 九十一位 中 外宾客

分上 下 两 层安然 就座。在下面 一 层 ，靠近
舷窗的地方 平 着一个身材魁伟的 中 年人 ，
正默默地翻 阅 着 一 份外文画报。他面色 沉
静而安 逸 ，象 窗外 淡淡的云 。

他叫王 建 新 ，是西 安 电 线 总 厂 的厂
长。

历经 了 人 世间 的 崎岖坎坷、荣辱沉浮
之后，这位四十七岁的工程师奏响了他 生
命乐 章 上的又 一组进行 曲。

他率领一 支赴美考察团 ，飞往世界名
城纽 约 ，与 美商进行引进幅照 交联 电线 的
第二 轮谈 判 。

对于 即 将到来 的
洽谈 ，王建新并不紧
张，心 中 充满 自 信 。
已经 交过 一 次手 了 ，
第一次 就使两位美商
以六折的优惠让利于
我方 。

“ 你真是个精 明
的生意人 ，一个不咬
人的 ‘老狐狸’！”
在古城西安 ，当 第一
轮洽谈 结束后 ，姜商
风趣而 幽 默 地 对他
说。

王建 新 暗 自 好
笑：我也算精 明 的生
意人 么 ？一个书生 ，
不是形势所 逼 ，我怎

么会 作 这 种 生意 呢 ！
是的 ，他 是被 “逼”到 这 条 路 上 来

的。
他可不 是那种受命 于 危 难 之 中 的厂

长。一九 八三年五月 ，他奉 命到 西安电线
总厂上 任时 ，电线总厂仍属 市 属 十 五个 重
点企业之 一；全厂 的人均利 润 居全市第三
位；电线又是市场的 紧 俏 物 资 ，不愁 卖不
出去……风调雨 顺 ，厂 泰 民安 。王建新完
全可 以 当 个太平厂 长 ，守 住 摊子 就 有饭
吃。他 已经 四 十五岁 了 ，这些年的风雨泥
泞，拚搏 挣扎 ，历 经 磨难 ，饱 尝 酸 咸苦
辣，心 ，也该 歇 息一阵儿 了 。

可他总是静不下心来。正 因 为流失的
太多 了 ，他总觉得有一种压抑 的紧 迫感 。

何况 ，整个 中 国 ，正 涌动 着改革的大
潮……

秋天 ，他 到 广州 参加秋季广交 会 ，会
后便率领 着一队 人到 江 南拜访 了十几个兄
弟电线厂。金 秋艳阳 ，他们 却无心留恋江
南潋 滟的 湖 光 ，绮丽 的 山 色 ，一 行 人的脚
步愈 走 愈觉得 沉重 了 。

“ 天哪！”王建新 心 中 暗 自 惊 呼 ：
“ 我们简 直 成 了夜 郎国 人 了！”

江南的 十几个 兄弟 电线厂。其规模几
乎都 和西安 相 似 ，但产 值、利 润却成倍 、

成几倍地
高于 自
己。更令
人惊叹 的
是，他们

又向新的彼岸 扬 帆 启 锚 了：引进国外 先进
技术 ，改革 管理体制……此情此景 ，怎 不
使北方男儿汗颜！

回兵西安 ，正逢古城潇潇秋雨 ，冷 气
逼人 。王建新心头却象火 在燃烧。在全厂
职工大会上 ，他 向八 百 多 名 职工倾吐 了心
底的呼声：

“ 不能再这样 守摊摊、混天天 了 。这
样下去不 出三年 ，我 们 就会被 淘汰 的！”

“ 不改革 ，企业 就没有希望！”
他向 市 委汇报 了 江南一行 的感受 ，提

出了 电线厂 一九九〇年 的总体规划 ，他提
出：出 路只有两 条 ，大搞技术革新 ，改革
管理体制 。

很快 ，一 个 专 业 化生产 电线 的托拉司
初具规模 。

与此 同 时 ，他极 目 天涯 ，寻找着新产
品的踪迹 。

电子公 司一 位料长 到 王 建 新 的 家造
访。科长 说：“有一种尖端产 品 叫 幅照 交
联电线 ，上至导 弹 ，下至彩色 电视机都少
不了它 。我们 急 等用 ，国 内 却不生产 ，需
要从 日 本进货 。据说 国 家每年都要花二百
多万外汇 向 外商购买 。我 们 自 己想 生产 这
种线 ，你 给参 谋参 谋 ，能行吗 ？”

王建新心 中 为 之一动：这不是 我 正 要
寻找 的新产 品 么 ？他凝 目 沉思 了片 刻 ，诚
挚地说：“不行。你们 的设 备、技术力 量
都不 行。你们拿不下来 。

科长 心 凉了，接
着便 问：“那 ，你 们
行码 ？你 们 是专 业 电
线厂啊！”

王建新笑 着 说
“ 我们 行。”

这位 科长 倒 是个
爽快人：“那好 ，你
们干 吧 ！只要 是 咱 国
家能生产 出 来 ，总 比
求外 国 人 强！”

王建新决心 引进
幅照 交联 电线 。上 海
科技大学 教授、幅照
技术专 家 马 瑞德闻 讯
拍案 叫 好：“上 海搞 了十几年都没搞成 ，
你们西安人敢下这个乎 ，有气魄！”

马教授 自 荐 当 “红娘”，将 王 建 新 介
绍给美国 世界贸易 总公 司总裁 、美籍华人
倪英伟先生。倪英伟接信 后 旋 即飞 临西
安，盛赞西安 电线厂 的开拓精 神 ，力 荐美
国幅照动力公 司 、美 国 电讯 电话工 程 公司
与西安 电线厂洽谈 。

不久 ，美国 两大公 司 的副总裁结伴来
到西安 ，与 以王建新为 首的西安 电线总厂
代表洽谈 引 进事项 。

两位副 总 裁为 洽 淡生意 ，足迹 踏遍世
界，想不到 ，第一轮洽谈 便 领 教 了 这位北
方高原 小厂厂长 的精 明 ！

王建新和他 的团 员 们一 下 飞 机 ，
顾不上 浏览异 国风光 ，便 落 座 在 谈
判桌前。

十四 天 。谈 判桌前 ，云开雨霁 ，
时而谈笑风生 ，时 而 曲眉 凝 目 。作为
我方首席 代表 ，王建新不卑不亢 ，充
分显示 了主帅 的风度 。对于 每一项条
款，王建新都要开动大脑的 电子计算
机，迅速 而 准 确地运算 。他知道：不
仅仅 是金 钱 ，重要 的是在谈 判 中 要充
分体现中 国人 的尊严！

洽谈终于在杯觥交 错 中 降 下帷
幕。

这第二轮洽谈 ，又在第一轮洽谈
协议的基础上，为我方争取到 了二十

万美元 （折
合人民 币 陆
拾多万元 ）
的优 惠 。
　一行人
从谈判桌前
下来 ，跨进
了倪英伟先
生的 小 轿
车。小车在
高速公路上
飞驰 ，那位
世界贸 易 公
司总裁、平
日不苟言笑
的芝加哥大
学教授倪英
伟先生 ，手
里操纵着方
向盘 ，嘴里
竟哼起了一
支轻快的小
曲儿……

一车人
都笑 了 起
来，

倪先生
回首问道：

“你们笑什
么？”

“笑你

老先生 ，居然有 这般 雅 兴。”
“ 我 也是 中 国 人呀 ！你们洽 谈成功 了 ，我 当

然高兴啊！”倪 先生动 情地说。
宽阔 的高速 公路 ，豪 华 的小 轿车 ，海风撩 着

花草 的馨香飘进车 窗……王 建新深深地吸 了 一 口
浓郁 的海风 ，眉 头又微微地蹙 起 了 。

眼前 的一切 ，并 不意味 着大功告成。还要营
建大 型 厂房 ，还要 培训技术人 员 ，还要 申 报一千
多万元 的贷款……困 难还不少 。但一个人 活 着 ，
如果不为 国 为 民 干一 点 什 么 ，你 活着还有什么意
义呢 ？一个共产党 员 ，不 就是应该一辈子拚博 ，
永不 休止 么 ？何况 ，作为一个改革者 ，在改革 的
征途 中 ，难道应该希冀什 么 的飘香的林 荫道么 ？

“ 那 么 ，下一步该怎 么走 呢 ？”王建新从在
协议 书上签上 自 己名 字 的那 一瞬 间 起 ，又陷入 了
沉思……

花好 月 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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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鸡　刘 伟政

你背 上 那 深 深 的

足印

仿佛 是 亲 切 的 声

音：

来吧，攀 者 ，

——生 命 就 是 忘

我的 磨损……

——你 没 有 资 格上 来 ！
蔡一鸣

枕头 随 想 （随 笔 ）

江苏　周 围

因病 在医 院 住
了月余，一切都还
满意 ，唯感厕所脏
了些 ，病 房 乱 了
些。还 有个 小 小 的遗
憾，我的 病 床 上 没有枕
头。

忽然一天早晨六时
许，病房 气氛大变 ，所
有医生护士全都提前一
小时 上班。拖地 ，擦 窗
子，整理 东西。一 位 年
纪大的 护 士 主动 向 我 问
起枕头来 ，一阵埋怨之
后，把一只包着干净枕
席的 枕头放在 了 我头底
下。原来 ，今天上午 有
一次 “预先不通知”的
突击大检 查 。

“ 高枕”之 后 ，想
得特 别多 。

我想 ，这种大 检 查
总是一件大好事 ，多 日
不解决的 问题 ，在不到
一小时 之 内 ，全都奇迹
般地 解 决 了 ，怎 么 不
好？

再细 一想 ，又觉得
不对了，难道只靠大检

查，才能做好工作么 ？
解决这些 问题难道不是
为了病 员的 身体 ，而是
为了上级的眼 睛 ？

当然 ，上面也有上
面的难处 ，真的 让下面
全无准备 ，查
个一塌糊涂 ，
大家都难堪 。
而参加检 查的
往往就 有抓这
项工作的直接
领导 者参加 。

下面呢 ，
也有下面的难
处。比如 我床
边的那张方凳
， 在检 查前搬
动了 四次 ，虽
然摆 在床的 哪
一头 ，起的 作
用都差 不多 ，
但要真有个什
么统一规定，
你摆错了，就

得扣分 ，弄不好还
要敲掉奖金。

既要 防前 ，又
要防后 ，只 好如鲁

迅先生所 云 “横站着”。
我想，哪一天大家的 目
标都 盯 着 “为 人 民服
务”，一切事情就好办
了，便 不会 闹 出 诸种本
末倒 置 的笑话 。

月是 故 乡 明 （宣 传 画 ）
雷振刚


